
 

 

藏傳佛教在台灣----中心負責人的經驗分析 

姚麗香 

 

一 、前言 

有關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這項子計劃中，研究者除了對台灣的藏傳佛教中

心作了基本的調查與整理外，最主要的成果乃是針對影響藏傳佛教中心發展的主

要對象----中心負責人作深度訪問。在這些訪談資料的分析中，研究者發現不但

有助於對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實質內涵與問題的了解，更能透過對這些宗教菁

英的經驗分析，了解到台灣社會解嚴後新興宗教團體發展的另一波學佛熱潮所代

表的意涵與其背後的原因。不過在處理中心負責人的經驗分析前，本文要先回顧

之前對藏傳佛教中心所作的基本調查與整理。 

首先，從中心的分布與組織來看，由 2000年所調查的 110個中心的統計資

料，我們已大略看出，除了漢人上師獨立主持的諾那精舍外，只有 20個中心是

漢藏合作下漢人上師主持的，其餘 90個中心（占 70％）是以藏僧為指導上師的

道場。藏僧來台後的影響力與主導地位由此已經明顯呈現出來。由於初期主要傳

法的漢人居士目前大多已圓寂，或歸屬於藏僧的傳承下，因此這類中心必然面臨

轉型的需要。然而在中心或寺院的發展型態上，漢人上師主持的中心畢竟有其發

展上的長處，除了容易與信眾溝通外，漢人主持的中心在地緣上較易穩定，因此

不必擔心中心地點變動的問題。此外，這類中心部分也採取傳統佛教寺院的發展

模式，利用社會福利的相關事業吸引社會大眾與信徒的認可和投入。 

相對於漢人主導的中心，由於台灣的中心只是藏僧在外國弘法的一個據點，

當然可能是最重要的據點，而他們的關注焦點仍是其流亡地各自寺院的發展。因

此較重視台灣中心發展的藏籍上師可能一年來台一﹑兩個月，並派一、二位喇嘛

在此長駐或輪駐，這類的中心約佔一半，比起八０年代的情況，已經是很有進展

了。一般而言，有喇嘛常駐的中心，在共修活動或法會的舉辦上會比較有動力，

雖然多數的常駐喇嘛由於語言，以及能力上的限制，並不能真正指導信眾修法，

但至少可以帶領共修，甚至到信眾家個別修法，祈福消災，多少有助於中心的發

展。 

至於中心在地域的分布，近八成集中在三大都會區，尤其是寧瑪派和薩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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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很多中心是九０年代以後才成立的，對於這些新中心而言，選擇都會區的最

大考量，莫不為了交通以及弘法上的便利，能吸引更多信眾參與，以及經濟上的

考量—能募到較多的錢。如同某個上師所言：“弘法要在人多處”。然而這除了

與成立時間的久遠有關外，也與教派的組織程度有密切關係，因為寧瑪派與薩迦

派，不像噶居派和格魯派有組織，前者大多是獨立運作的中心，因此更需要在都

會區發展，而噶瑪噶居派因有較完善的組織聯繫，因此中心分散各地的可能性就

較大。但是，中心位於都會區固然有其便利性，也有相對的缺失，因為很多在都

會的中心是租場地的，在經濟因素與道場適切性的考量下，中心的變動率較大，

也會形成信眾的流動因素之一。 

其次，從中心的活動內容來看，每週有定期共修的中心比例大約只佔半數，

其餘的大都是每月的法會或薈供，甚至不定期活動。一般說來，初學藏密者比較

會重視共修和參加法會，學習時間超過二年的則較重視個人的修法，因此，在大

多數的中心，定期共修的參與人數並不多，而法會的參加人數較多，若有知名上

師來灌頂的法會，則參加人數又更多。雖然各中心的灌頂法會都是上師來台時密

集舉行的，但來台弘法的喇嘛多不勝數，不同的中心隨時都有灌頂法會，因此，

以灌頂法會的頻率而言，除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地之外，台灣可算是居世界之冠

了。台灣信眾樂於接受傳法灌頂，而應邀前來的藏僧，上焉者出於悲心，下焉者

為了投合信眾的喜好，獲取豐厚的供養，競相傳授各種灌頂，因而灌頂活動之盛，

經論研習，共修活動之不重視，也就成了台灣藏傳佛教發展的另一特色。在接受

傳法灌頂者眾，修法者少的情況下，表面上看來蓬勃發展的藏傳佛教，實質上似

乎還是相當空洞。 

以上是對於藏傳佛教中心的基本調查所得到的初步結果，為了能更深入地了

解中心的運作情況以及問題形成的原因，研究者深入訪談了六位藏籍喇嘛 一位

漢籍上師，以及三十位台灣信徒，這其中包括二位出家眾及一位翻譯，除了一位

蒙藏委員會的負責人和一位一般信徒外，其他都是現任或曾任中心負責人或幹

事。不過在分析上，主要是以這三十位受訪者為分析對象，其他藏籍喇嘛和漢籍

上師的訪談結果則作為參考。研究者原本希望了解中心主要推動者的看法，但也

擔心在立場上會失之偏差，不過分析結果發現並不儘如此，中心負責人或出於對

上師的尊重，或出於對佛法的真心護持，其所表達的立場固然不盡客觀，但並未

出現研究者所擔心的皆偏向某一方立場的現象，因此，這些研究結果也就顯得彌

足珍貴且具有某個程度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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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在這三十位受訪的中心負責人或幹事的基本資料分析上，由於研究者並未

刻意作樣本特質的控制，因此受訪者的性別人數正好是各半，首先顯示出來的特

質，與傳統佛教信徒女多於男的現象有相當大的差異。而在訪問過程中，研究者

也發現男性負責人的投入程度都相當深，而且具有較大的決策權，在心態上甚至

把中心的發展當成事業來經營，這是否與藏籍上師皆為男眾有關係，亦或藏傳佛

教的某種特質使然，則不得而知。 

其次，在年齡的分佈上，就如同一般所了解的，以 35歲至 50歲之間為主，

其中 41歲至 45歲左右的有十位，占全部的三分之一，35至 40歲的有六位，46

至 50歲有七位，有五位年齡在 50歲以上的大都是較早期接觸的，至於兩位 35

歲以下的受訪者則是協助中心某些事務的幹事。這樣的年齡分佈形態，與受訪者

陳述藏傳佛教中心的信徒，大多以中年事業有成以及年青人為主的特質，似乎有

相當符合之處。   

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受訪者中大專以上的人數占將近三分之二，其中大學畢

業的有十四位，三位碩士，二位具有博士學位；高中畢業的有十位，另有一位受

訪者是佛學院畢業。個人無意從這樣的數據來作推論，不過這與受訪者大多表示

接觸藏傳佛的信徒，普遍教育程度都相當高的說法，應該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個人的職業方面，有九位受訪者目前可說是全職的中心負責人或幹事，除

此之外，其中有六位從事過教育工作，有三位從事或兼職卜卦堪輿，算是比較特

殊的。 其他的受訪者則從商、居公職或醫師皆有之。  

 有關受訪者之前的宗教背景，則除了有兩位明白表示之前沒有任何宗教背

景，二位自稱是很疏遠的基督徒，即小時候曾受過洗的，以及兩位接觸過多種宗

教，包括一貫道 妙天等，剩下的二十四位受訪者先前都曾接觸過漢傳佛教，或

自稱略具顯教基礎，但並不深入，如案例 11所言「我覺得我嗯表面上，表面上

號稱他是個佛教徒」，或案例 19「-有皈依的話，就是結緣式的皈依，就是朝山

的時候順便---皈依就是填個名字就這樣結緣」，以及如案例 30的情況「我先學

顯教，但只是有幾個月，我是看了很多書啦」，案例 30認為，離開顯教的一個

原因是她覺得她那個師父只忙於弘法。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好幾位受訪者是接觸漢

傳佛教道場一段時間，到處跑法會、跑道場，但總覺得定不下來，「-那時候比較

出名的道場，大概都到處跑。---接觸了顯教十幾年」(案例 7) 、「皈依之後。---
然後我們就一直參訪----一到禮拜天就到各處去參訪。」(案例 8) 、「我們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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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去到處去就是去參加念佛啊、拜佛啊，就接觸顯宗的」(案例 10)、「就在南投

一個顯教道場打佛七啦！打禪七啦！---或到處聽啦！就是說都沒有什麼固定」

(案例 15)、「好多年了。那學了之後，朝山啦、活動啦，只要我沒有聽過的，我

就會去參加」(案例 20) 。此外，也有在顯教學了一段時間，但覺得有所不足，

可是也有一位受訪者深受其老師嚴謹的態度所影響，認為自己的顯教基礎不夠，

不能冒然修法「那為了充實顯教基礎，所以一直留在顯教地方」(案例 25)1。上

述這些具有佛教背景者，大都在有因緣接觸到藏傳佛教時，就持續投入在協助傳

法的活動中。 

 

三、個人修法的經驗分析 

在受訪者中，除了兩位年輕的幹事接觸時間較短外，其他基本上都已接觸五

年以上，有十三位是在民國七十幾年接觸，可算是藏傳佛教初期在台弘傳的信徒。 

而有七位是民國六十幾年，藏僧尚未來台前就已先接觸藏傳佛教或皈依漢籍上師

者，這些人不僅個人接觸時間久，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也是藏傳

佛教中心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或對發展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對於這些身為

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媒介和橋樑的中心負責人，在了解其對於藏傳佛教在台灣

發展的看法之前，先就其個人的修法經驗作一整理分析是有必要的。因此，以下

將就受訪者個人的接觸因緣、修法過程與經驗、修法後的影響、個人在時間與經

濟上的負擔、對家人的影響，以及與上師的互動等各項訪談的相關問題作一概略

整理。 

接觸因緣 

在三十位受訪者中，事實上，半數以上的人是透過朋友或同事的介紹而接觸

到藏傳佛教，五位是師長介紹或帶領進入的，兩位是透過媒體的報導或外面結緣

的佛書而接觸，只有一位是自己透過各種管道找到宗教團體的。不過接觸的原

因，有很多是在別人介紹下引發好奇後，才想要進一步深入的。 例如案例 1「為

什麼會有興趣，我也說不上來」，只是因為有認識的朋友，他們有參加這樣子的

活動，因此「在那一種情況之下，會有想要去了解的這種心態」。案例 6「其實

 
1 藏傳佛教包括顯密二部分，受訪者實際上接觸藏傳佛教甚久，也受過傳法灌頂，只是在觀念上
覺得顯教基礎不夠，所以一直沒有實際修法。 
 其次，在以下關於受訪者的訪問引文中，受訪者提到顯密的部份，雖然實質上是代表漢傳佛教
與藏傳佛教之別，但為了維持訪問的原稿，因此均不作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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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根本就是沒有特別一個，迷迷糊糊大家跟著他們就去灌頂」2。「就是很喜歡

這樣跟著跑，---反正就是有車子，就一群人這樣子到處跑」3。「因為我們銀行同

事有的是寧瑪巴的。---所以，我那個時候有那個機緣，我就接觸這個噶瑪噶舉

傳承」(案例 24)。不過案例 24表示，他一接觸就很喜歡，因為有修持的法門、

修持的方式、連修持的儀軌都有。當然好奇心大多數是介紹者所引發的，例如案

例 10「有嘉義的人來，然後就介紹，跟我們講說喔那個喇嘛什麼很，意思就很

神奇呀。---然後有一些功夫很好啊什麼」，和案例 30「他就跟我說，我師父，修

的很好啊，他常常跟我講」。而在接觸的當時，仁波切所給予受訪者的感受，也

是吸引人想要進一步參與的原因，「因為仁波切跟我一見面這樣子接觸，我那個

心理的感受啊，相當舒暢，感覺很好，這樣子」，因為初見面的心裡上的感覺很

好，所以讓案例 2產生一種好奇，想更深入瞭解的心。「那修法以後，就想說仁

波切這樣子蠻和藹可親的，就想，如果有這個緣份的話，就繼續來跟著這個仁

波切走看看」(案例 3) ﹔以及案例 14「那後來因為接觸就覺得說，上師他好像

覺得那種感覺很近這樣子，很親近」。至於案例 29則是在初次應邀參加法會，

感受神奇而投入「他講到哪裡，我就觀到哪裡，清清楚楚。我覺得這個怎麼這

麼神奇」，案例 29甚至覺得仁波切是來台灣找他過去世的弟子，或是找傳承的弟

子「我覺得我只是被找到而已，那種感覺啊，好奇怪喔」。 

當然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在世俗層面有所求而接觸，如案例 3是為了求子「那

這種情形之下就是為了要修一個法門，因為那時候是講說，想要有小孩嘛」。案

例 4則是因為本身在學道法和一些奇門遁甲，在某些點上無法突破，教道法的大

陸老師才介紹他認識那位仁波切﹔也有因為親人生病而求仁波切修法的情況，

「我父親生病，他那時候得了 cancer，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認識了很多仁

波切」(案例 11)。此外，因為身心困頓為求解脫的有案例 22「對佛教也不了解，

那個時候只覺得人生很苦，要追求解脫之道」，以及案例 28在歷經工作上的問

題，精神沒有可依靠的重心「我大概大半年的時間，我一直處在身心煎熬的情

況之下」，她在那段時期到很多顯密道場，可是覺得沒有一個法師幫得上忙，「然

後這個時候，一個非常勇敢的菩薩出現了，那就是堪布」(案例 28)。 

由於受訪者多數是接觸過顯教的，但只有兩位是自覺顯教有不足之處轉而接

觸密教的，如案例 15「那在顯宗學的時候，我們在裡面學習一定會感覺到說不

足的地方。---然後覺得跟自己內在的心性，感覺沒辦法說有成長」﹔以及案例

21「我覺得說對佛法是完全信服，對它我也完全贊同，只是說我沒辦法用，沒

 
2 案例 6是位老師，由於接觸佛學社團，而跟著學生們去參加灌頂，後來本身深入其中。 
3 案例 20在初期跟著日常法師，因為他那時候剛開始還沒有僧團，所以一些信徒就跟著他到處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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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用的問題是在於缺少一個指導者」4。這種情況與一般認為很多人是覺得在

漢傳佛教中學習不滿足才接觸藏傳佛教的看法並不完全符合。當然，在漢傳佛教

道場流動而沒有定下來，再接觸藏傳佛教後定下來的，很可能是因為藏傳佛教有

其殊勝或吸引人的特色，這是不容懷疑的，但是這些特色不必然是這些人接觸的

動機或因素，這點從上述的分析中應該是可以被理解的。 

 

修法過程與經驗 

 1. 跑中心：對於一般藏傳佛教的信徒而言，修法的過程幾乎都是從跑道場

的經驗出發的，而且是四大教派的中心都跑，那兒有灌頂法會，就往那兒跑，在

受訪者中就有半數是經歷這個階段後才固定下來的。就如案例 1所言「那時候我

也是跟一般的學密法的人一樣，我也是會跑很多的道場」﹔案例 7是在皈依貢

噶老人後，由於師父不喜歡弟子亂跑道，就沒有再到任何地方去了，初期也是「白

教 花教---還有紅教，都有，幾乎都有了」﹔案例 10雖然是因為剛開始先生比

她更好奇，常常拉著她和兒子一起去參加灌頂，但是她也覺得初學的人之所以不

固定，要到處共修，也是因為自己不知道如何修持的原故，「大部分都是，有時

候灌頂完，你回去，到底誰幫你灌頂。---你也不知道啊」(案例 10) ﹔「四個教

派剛開始的時候，接觸很多，太多了，沒有分教派，後來就，我來這邊之後就

很單純」(案例 17) ﹔「只是好奇，因為剛開始接觸什麼都像新鮮的」(案例 19)。

在受訪者中很少跑道場的可說佔少數，其中有部分是因為早期就接觸漢籍上師，

一來因為在初期其實也只有幾個漢籍上師的道場，其次漢籍上師並不鼓勵，甚至

很反對弟子跑道場，因此這些信徒也就安於師父的指導。 

對於跑中心的現象，很多批評者不以為然，而受訪者也有人覺得那樣跑並

沒有得到什麼東西，甚至感到很迷惘，「就覺得自己不知道在做一些什麼事。---

會比較迷惘，那後來就來這邊有參加固定共修，所以我就覺得蠻幸運的」(案例

17)。但受訪者都認為，剛開始並不了解，只覺得有灌頂很殊勝，「然後因此好像

會有很大的那個 power 在身上」(案例 11) ，「在很多人的觀念就是說，你去灌

頂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就是一窩蜂的在灌頂」(案例 13)﹔然而有的受訪者認為這

是必然的過程，就如同學一樣東西要先繳學費5，到後來碰到投緣的師父自然就

定下來。甚至有受訪者認為跑道場是必要的，因為唯有跑道場才能夠接觸喇嘛，

 
4案例 21認為在早期來的一些上師跟那些仁波切們，因為透過層層翻譯的關係，有時候會覺得好
像不是那麼的直接，所以就變的很多障礙，直到碰到目前的師父為止，因為他那時候可以用中文

來講解講解佛法。 
5 案例 30表示「開始真的是跑，到處跑，到處跑，也繳了不少供養金，也繳了不少學費，但是，
運氣好的話，你會碰到蠻投緣的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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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觸之後，才能夠認為說是不是相應的，才能確認是否值得去親近，但是案例

25這位受訪者也認為「你不要一跑了之後，馬上就灌頂，馬上就認上師」，而是

應該嘗試去觀察，所以要多跑幾個道場，不要開始就認定一個道場。他覺得「有

時候值得這樣去做，然後最後再選擇定一個上師」。當然，一般接觸久了之後都

會了解在跟定一位上師之後就不要再後悔，甚至不能有質疑，因為這已經是戒律

的問題了。 

1. 修法的經驗：在三十位受訪者中，有兩位對於修法抱持相當謹慎的態
度，以致於還沒有正式跨入修法的階段6，。有三位則是因為沒有時間，而很少

修法或斷續的修修停停，「就是大禮拜做一做，然後可能做了一個月就沒了，然

後又持咒，到後來又沒有了」(案例 11) ，她覺得仁波切一定認為這些弟子很不

精進，但是卻不強制要求他們﹔而案例 13卻覺得自己沒有機會實修，是因為福

報不足，因此就是盡量佈施，在財力上護持上師。不過，大多數的中心負責人或

受訪者對於修法一事還是相當認真的，雖然感覺沒有突破，卻仍不間斷。例如案

例 4覺得可能個人因緣不同，「照著儀軌這樣修練啊，練啊，---只會覺得說，這

個沒辦法突破」﹔「沒有那樣的基礎，所以作是作的很用功，可是在我自己覺

得收穫很小」(案例 22) ，案例 22覺得缺乏顯教的基礎是她不能契入的原因，因

此她很認真的「補修顯教的學分，然後再回過頭來作密教的功課」。受訪者中有

五位學過藏文，其中三位是特地到印度的藏傳寺院跟著喇嘛學習的，案例 12更

是十幾年來在印度和台灣兩地往返，初期學藏文，在藏文有些基礎後，就在那裡

跟著上師修法，案例 12形容這段修法過程是複雜又無比辛苦的，可是支持她一

直學下去的力量，「自己內心的這種轉變，以及這一股佛法給自己的這種信心」。

當然，像後者就樣能夠專心一意修法的實際上是很少的，除了要具備求法的熱誠

外，還需要很多外在條件的配合，這對於一個有家眷有工作的信徒而言，幾乎是

可望卻不可求。 

至於修法的體驗，有幾位受訪者不願意談，認為如果修法有任何體驗或感

應，都只能跟師父說，即使師兄弟之間也不需要討論。案例 16也批評現在到處

講他要修法的人，實在是「太扯了」，因為修法不能說公開的講，「藏傳佛教為

什麼會有密，就是師徒之間口耳相傳的那種東西。---，現在都是亂講，那個哪

是密啊」。不過，除了案例 26、案例 29和案例 30修法過程中有很多不可思議的

感應，如看到一些瑞象、從未見面的上師示現、聽到佛號、看到滿天彩虹、甚至

看到上師修法時背部放光等感應，案例 29表示在她剛接觸時，很虔誠的修一個

簡短的祈請文，就每天修的痛哭流涕「那種感覺是，超越語言文字的，對，那

 
6 案例 16和案例 25都是學藏學出身，受到其老師歐陽無畏教授嚴謹的態度所影響，因此不輕易
投入密法的修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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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心的聯繫」，所以她覺得所謂師生的感應是顛撲不破的﹔除之外，一般受

訪者都表示沒有特別的體驗，就是「讓自己能夠安心」(案例 8) ﹔「也沒什麼覺

受，但是心境上會有變化」(案例 19) ﹔「想法上面，或是做事上面，會覺得說

啊比較能夠專心」(案 17)﹔以及對執著會減輕，對於菩提心的認識比較深刻。 

3. 修法的影響：修法所帶來的影響，受訪者都是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有

些認為主要是心定下來或內心的轉變，「對心的敏銳度會比較增加。----慈悲心會

比以前，會更增長」(案例 1) ﹔「學會到說我怎麼樣，控制自己的心，來調整自

己的內心」(案例 12)﹔「讓我開啟真正的菩提心---而且能讓我不再受痛苦的拘束」

(案例 15) 「讓我的心很純淨，能夠讓我人際關係更好，然後更平靜，更快樂」(案

例 29)。此外，在觀念上的改變也讓一些受訪者覺得生活可以更愉快或自在。例

如案例 2就表示本身雖然不是修得很好，但是蠻受用的，「做人處事上的看法角

度上，都也有見地就對了---面對、積極、樂觀、進取這樣子，不會有一種消極、

抵抗、逃避這樣子」﹔「-對於一些無常的看法喔，比較深刻之後的話，就是會

變成比較愉快，比較不會容易受到傷害啦」(案例 3)﹔「看事情的態度，你會覺

得會是無常。---所以比較能接受那個變化」(案例 19) ﹔或者如案例 13所言用佛

法來詮釋，「你就會對某些事情，會看更開，就是比較釋懷啦，或者是，生活我

覺得會比較好過一點」。還有受訪者提到在個性上具體的改變，例如「能夠讓我

時時懺悔，---明明白白知道我錯了，我錯在哪裡」(案例 9)﹔「我以前脾氣很壞

---我逐漸也把自己的脾氣給改過來」(案例 28)，受訪者表示現在還是會生氣，但

是在生氣的時候，不會像以前那樣「渾然不覺得自己生氣是理所當然的」﹔「很

多人都說我改變啦，我以前脾氣很不好啊」(案例 30) 。無論是內心的安定、知

見或觀念上的轉變，甚至性格上的具體改變，修法所帶來的影響無疑都是受訪者

所肯定的。 

4.個人時間與經濟的負擔：由於藏傳佛教修法一般認為在時間與經濟上都需

要有相當的付出，在時間上即使簡化的儀軌也至少要花半個小時﹔而經濟上則除

了每次傳法必須供養上師外，一般都還要護持上師的各項佛行事業，如蓋廟、佛

學院、閉關中心、寺院喇嘛的生活等等。在時間與經濟這樣的考量下，台灣的信

徒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是樂於在經濟上佈施，卻沒有時間修法或寧願請喇嘛代為修

法。這樣的現象，在三十位受訪者的經驗中，則只有部分的符合。 

在個人經濟的負擔上，除了案例 17和案例 128在專修期間會有經濟方面的問

 
7 案例 1有時候會跟家裡稍微拿錢，但是有些錢是以前上班時儲蓄的。 
8 案例 12在回到台灣期間，會有中心找她作翻譯，人家給她的車馬費存夠飛機票錢後，就再到
印度去，十幾年來就是這樣往返兩地的修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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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及案例 19和案例 28為了護持上師的閉關法會，在沒有工作的狀況下有經

濟的壓力外，作為一個中心的負責人，在經濟負擔上其實比一般信徒要來得沈

重，「當時會長自己的負擔，我就是要所有經費都是要自己來募款。---應該都全

包」(案例 18)﹔「會長、誰呀，掏腰包----類似像功德主這樣子」(案例 27) ﹔案

例 9甚至覺得這樣的情況，會長沒兩年就倒了。不過，半數以上的受訪者都覺得

在經濟上還不成問題，有兩位受訪者單獨買下中心，案例 29是將其二十幾年教

書的錢用來買中心，她認為為一個最好的上師作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那種負

擔不算負擔吧 !」(案例 29) 。不過案例 27則表示，如果老把會長當成功德主看

待，沒有多少個會長能夠這樣子長期去支持，尤其是在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

更是如此，而這也是案例 10所負責的中心兩年前關閉的可能原因之一。 

至於時間上的考量，像案例 18那樣一天修法四個小時持續不間斷的例子可

說很少，而且他也認為一般信徒、甚至新的信徒不可能像他這樣「享受四個多

鐘頭」﹔在時間負荷上，覺得不成問題就算很好了。有好幾位受訪者提到自己就

是盡量把自己的時間挪出來，「一般有時間就是持咒什麼就那樣」(案例 6) ﹔「盡

量每一個禮拜來共修就是了」(案例 7) ﹔案例 13認為會花時間，可是又因人而

異，像家庭主婦或工作較自由的人，時間上的問題就比較不明顯。就像案例 11

所說的「太忙是一個很好用的理由啦」，但是她也是因為「每次上課都上到很晚，

---會造成家庭的困擾。因此現在也沒有固定的一段修法時間」﹔案例 3覺得以

他現在的階段來講「可能就是連念咒的時間都沒有」﹔ 

案例 16則明白表示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因為修法「那個也要鏗鏘空嚨，還

要三、四個小時」。而這也說明即使虔信如負責人的信徒，在修法的時間上都感

覺有壓力的情況下，一般信徒沒有時間修法的問題將更為明顯。 

5.對家人的影響：在三十位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是屬於單身狀

態，因此對家人的影響較小，一般只要父母沒有強烈反對，就不會構成問題。「他

們也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因為我們家人，跟台北隔很遠啦」(案例 1)﹔「我

就是取得父親和弟弟的同意後，把工作辭掉，然後就到印度去了」(案例 12) ﹔

案例 20表示她一畢業就到處去跑道場，「所以我媽好像她很習慣」﹔另外，有

兩位受訪者的家人是天主教徒，案例 19的父母相當開明，覺得宗教是自由的，「只

要不是不好的就可以」﹔至於案例 29信天主教的母親則相當不高興，但是案例

29覺得這是緣份，好像只能用自由兩個字來讓彼此都得到解脫，「我媽媽他現在

比較看的開吧」(案例 29) 。也有兩位受訪者提到剛開始父母很反對，擔心她們

會出家，所以只要不出家就好了，案例 30表示，到後來她母親還跟她說，「其實

喔，不結婚好耶，你還是好好修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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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有家眷的信徒而言，所要考量的因素可能就比較複雜，除非像

案例 14那樣「因為很自然，因為我沒有去造成家人的困擾，一定要怎樣怎樣」，

因此後來可以獲得先生的支持﹔但是案例 11覺得不管是修法或上課還是會對家

庭造成困擾，「你在這個時候你就要做選擇了」，案例 11認為自己並沒有那麼強

烈的企圖心說這輩子要怎麼樣，但是她覺得家裡的問題要先處理，「譬如說像我

們孩子要考試或什麼」。案例 28則經常把工作之餘的時間都奉獻給道場，剛開

始夫妻曾強烈爭執，後來先生雖然不再反對，但會不斷的要求她要把孩子照顧

好，她覺得丈夫雖然「知見不正確」，但是「我覺得我的家人很委屈，我覺得我

的家人是協助我的修行的護法人」。另外三位已婚的女性受訪者與先生一起共同

修法，但最初都是先生所帶領，而且先生也都比較投入，相形之下，太太雖然較

少修法的困擾，但也似乎比較居於護持的立場。 

而很明顯的現象是，擔任中心負責人的男性受訪者一般都不認為有這方面

的問題，而且都半會帶著太太和小孩一起參加，「一開始投入的時候，我就帶著

我老婆進去，慢慢他能夠了解」(案例 3)，他覺得一開始太太是因為支持他，所

以會去接觸，但是他覺得因為擔任會長，在時間方面投入會比較多，初期還是要

取得家人的諒解。因此，一般都覺得「家裡影響也還好啦，大概說家裡一般也

都是，來接觸一下，都一樣啦。---不反對了嘛」(案例 6)。這種先生帶著家人一

起去參加灌頂修法的案例就有十二個，有的先生很喜歡灌頂 ，還被太太笑為「灌

頂班」，即使如此，太太仍然覺得先生很有興趣，就支持先生繼續投入，這樣的

現象，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何部份男性負責人反而比較能投入，並且把中心當成事

業般來經營的理由。 

上師的影響 

1. 選擇上師：由於藏傳佛教的修法重視的是師徒之間直接的關係，因此上

師的影響就顯得格外重要。一般認為，上師所給予弟子的加持力量是相當大的，

因為這不僅是上師個人修証的能力，也是上師所代表的整個傳承祖師們的加持力

量。由於真正在實修者受到上師的影響是如此的大，有些人一旦發現他的上師不

是他想像的時候，可能就修不下去了。也因此，藏傳佛教強調弟子在選擇上師之

前，或者上師在傳授弟子教法之前，需要先互相觀察三年，但是這樣的條件在目

前西藏人流亡在異國的情況下都不可能具足，更何況是在台灣。因此選擇一個有

清淨傳承的具德上師常常變成是一種理想，但是這個問題其實是相當複雜的，不

僅是傳法者與受法者雙方的心態和條件問題，也是整個外在環境因素所促使的。 

    前述提到大部分的受訪者是透過親友和老師的介紹而接觸藏傳佛教的，有的

是一接觸就跟定這位上師，也有人是跑過很多中心，接觸了一些喇嘛或仁波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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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定下來的。但總之，這些受訪者目前都有認定一位上師是比較親近的根本上

師，而他們是如何選擇上師，以及與上師的互動情況如何是需要了解的。 

事實上，已經定下來或暫時定下來的信徒，必然是覺得目前的上師有值得

跟隨學習之處，這是無庸置疑的﹔不過，在問及為何選定這位上師時，有不少受

訪者認為這是緣份的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要多觀察，要慎選有証量的具德上

師，但是至於說哪一個上師比較好，如同案例 25所言「也沒有一個決定的標準

啦，那是在信徒個人的契機」﹔案例 18也認為這是契機的問題，「所以說起來

是算說是緣分」(案例 18) ﹔案例 3覺得有人還是慎選，慎選到最後還是出問題，

所以他覺得這就是因緣的問題﹔案例 17也認為除了喇嘛給她的感覺很謙虛之

外，她留下來是因為緣份﹔案例 29則是從各種感應讓她相信「我跟法王之間有

師生的緣分」，她相信上師跟弟子之間的那種緣份， 以及上師跟弟子之間的心

靈互動，要有慧眼才能觀察出來，弟子沒有慧眼的話，別人說什麼，他就跟什麼，

她覺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這種隨波逐流的人﹔所以她覺得那是一種先天的緣

份，「那法王在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就已經發現了，我過去世，應該是他的弟子吧，

那然後，我當下也領悟到，他就是我的上師，---，這一剎那就超過三年的觀察

了」9(案例 29)。案例 28也有類似的感覺「好奇怪的是，我那時候心裡頭很清楚

說，這位上師他知道我的心情」，案例 28在心裡上總覺得她的命是這位上師救

回來的，因此她發願只要是上師所做的事情，她都會盡量幫助。 

    當然，也有受訪者直接表示，「我不見得很會選上師，可是我覺得我的運氣

是蠻好的」(案例 11) ﹔案例 14也表示跟她以前的上師「是很自然的一個情況

下，我沒有什麼所謂的選擇，就是決然那個」，但是她覺得只要有心去注意觀察

的話，其實幾次接觸大概都會有感覺，就像她另外一個親近的仁波切，「我覺得

一個修行者他真的心是很柔軟的，你可以感受他那個心的柔軟，---他在言行舉

止之中，他其實就已經散發出來」(案例 14)。所以曾經接觸過很多喇嘛，甚至中

間走過一段非正統佛教的「岐路」之後，案例 13覺得選上師這個階段很重要，

不是每個人的運氣都那麼好，她認為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觀察，「我想至少慈悲

心啊，菩提心啊，這個一定要有，--這中間，是在言行或者是教學中，我們去體

會到的」﹔案例 19也表示他是經觀察，發現前一位上師不好才離開的，「戒律

方面，還有他的傳承有問題--而且在那邊學不到什麼。---就有點像台灣民俗

的…，類似乩童的那種感覺」(案例 19) ﹔案例 24覺得可以觀察的其實很多，「從
他的傳法方式、他的舉止，還有他的侍者、隨行的喇嘛，去什麼，做分析」﹔

一般認為具德上師就是要很有証量，可以看得出來弟子的心性，然後知道怎樣來

 
9 案例 29表示，她也認識很多仁波切，「認識我十幾年了，他們對我的了解，不如法王那一剎那
對我的了解深，那我覺得這就夠了，他不是觀察我三年，他是觀察我好多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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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這個弟子，當然慈悲心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在受訪者中，有幾位特別強調如果一位上師把錢看得太重，「那這個上

師應該不是很好，即使他是真的上師，也是個受污染的上師」(案例 15) ﹔案例

29甚至認為仁波切的人品應該要更重於証量，「財色名三點喔，就可以分辨得出

來這位仁波切他人品怎麼樣，其實是人品好的話，其他的都好說」﹔案例 30表

示，比較具體的界定就像「第一個，他愛不愛錢，第二個，他有沒有要教，第

三個，戒律清不清淨」﹔案例 1 明白表示，上師是影響很大的，其實有很多上

師很好，可是卻不容易親近，而的上師在台灣的時間很長，更重要的是，「他有

計畫性的傳法，----仁波切他所傳的這種教法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他都有翻譯，

然後呢他是一個有心在台灣發展的」。事實上，案例 1所表達的也已經多少透露

出台灣藏傳佛教中心發展上的一些問題，以及台灣信徒在親近上師的盲點﹔因此

案例 25 表示，「有時候很有名的上師，他可能會很忙，你如果親近他的話，有

時候反而學不到東西。反而是一個，不見得很有名的這個上師，但是你如果跟

著他，他很細心的指導你，那也許反而好」。但是很多受訪者也表示，一般信徒

就是會盲目的崇拜大法師或轉世活佛，這種信徒的心態就像案例 22所講的「我

想怎麼選擇上師啊，跟我們怎麼選補習班是一樣的」，所以她認為「你要去怪這

個上師不好的話，我想先怪自己，先檢查一下自己的心態，我追求什麼」(案例

22) ﹔「他一聽到，喔，這個活佛，喔，這個仁波切，他就一窩蜂的就覺得，喔，

他好像很崇拜他，----只要他有一點風吹草動，他馬上就認為他不好，他就走了」

(案例 20) ﹔案例 16表示，很多很好的仁波切到台灣來也覺得很無耐，沒有辦法

發揮，「我看過一個就是，台灣的信徒一直要他傳法、傳法，把他累死掉的」，

案例 16認為很多人跟喇嘛一見面感覺不錯，跟他談得很好，就認他當老師，一

進去就五體投地隨便拜，亂給錢，說好聽是善良，實際上是「台灣民眾還笨啊，

我是覺得教育還是，宗教教育還是不夠」。 

2. 與上師的互動：在受訪者中，除了皈依漢籍上師的人覺得與上師溝通無

礙，師徒關係很好，感情深厚，如案例 5、案例 7、案例 26和案例 30這幾位受

訪者外﹔其餘皈依藏籍師父者，首先面臨的大都是語言溝通上的問題。很多受訪

者都直接表示，「語言是最大的障礙」(案例 13) ﹔「語言方面就是一個蠻大的障

礙」(案例 15) ﹔「很遺憾，語言上面因為我們有隔閡，所以常常是要透過人家

翻譯」(案例 22) 。案例 11表示，其實有些仁波切和喇嘛平常溝通國語還可以，

但是要用國語來傳法就不可能，所以還是一樣要透過翻譯，而翻譯人材的缺乏以

及翻譯上的問題，直到目前都還是嚴重影響藏傳佛教在台灣的發展。案例 21表

示，最初接觸到的很多仁波切都是講藏語為主，很多問出來的問題，在透過層層

的翻譯後，已經不知道上師回答的是什麼了，所以有時候反而變得很多障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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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直到了說碰到我現在的師父為止，因為他，那時候可以用中文來講解

佛法」。「我們常常碰到的是，翻譯的剛好講顛倒。--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你

修法上有障礙了，你要怎麼去跟上師溝通」(案例 13) ，案例 13表示，修法上的

問題一定要直接跟上師溝通，但是語言不通就不可能。另一方面也因為語言不

通，傳法的上師主要就是以灌頂加持為主，「那只有灌頂是不用講話的，那能夠

講的，因為透過翻譯跟他實踐的關係，他能夠講的也是簡單的幾句開示-」(案例

21)﹔而相對的，信徒和上師之間的互動就僅止於此，「我不會問他們什麼，我只

是去接受他們的傳法灌頂」(案例 28) 。 

但是有三位受訪者提到，語言其實不是主要的問題，很多東西是不需要言

傳的，「需要言傳的大概都已經是生活裡面很瑣碎的東西了」(案例 22)，案例 22

認為這些世俗的問題是應該自己去解決的，可是信徒卻是用這堆世俗瑣事來問傳

法者10，反而有關修法的問題很少人會問，而且不知道如何問，因為真正在修持

的是很少數的人。案例 18 表示，「因為真正修的人才會有問題，我師父他會知

道我有問題我才會去，如果沒有問題，我就不會去---，你去做才會產生問題」，

但是案例 18認為，真正有困擾師父會知道，而且「不一定要透過翻譯，因為有

時候作夢也會得到解答」﹔案例 29 表示，「法王會用各種方式來教弟子，---有

時候，法王會給他們夢中教學」，她覺得這個依靠的就是上師跟弟子之間的心靈

的互動要非常的好，那就是要靠緣分了。 

除了語言溝通在傳法上形成的障礙外，事實上，文化背景的不同、對文化了

解認知的差異，也經常造成溝通上的障礙，以致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和爭執。「所

以台灣信徒的文化背景，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喇嘛剛接觸的時候，他們會變成有

很多的會錯意，傳錯情的事情」(案例 16)﹔「我覺得仁波切不太會，強制要求，

像有人講說台灣的這些弟子，通常都會誤解仁波切的意思，---可是仁波切剛開

始他們也是不會講，---後來我覺得奇怪啦---怎麼他們講法又跟仁波切現在講法

又不一樣，然後我們就只好再去問仁波切，啊仁波切就說那是你們台灣的習俗」

(案例 11) ﹔諸如此類的情況相當多，案例 21則認為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所以

會有很多的誤解出現」，可是這個問題並非短期內可以改善，除了語言問題的改

善外，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更是需要時間慢慢去澄清。 

另一個與互動相關的問題是上師無法長期留住台灣，這個問題涉及層面較

廣，此處暫不論列，但是由於很多上師來台的時間很短暫，往往形成傳一個法、

 
10 案例 23表示她看到「很多個弟子、信徒在問法王：「法王啊，我想說我要從這個 A公司轉到 B
公司，好不好？」這麼簡單的問題，他也要去呃法王你幫忙打打默，哦；我要生兒子生女兒，你

看我生兒子好？生女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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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個頂就走掉的情況，信徒也跟著趕場般的到處接受灌頂，有些中心甚至「灌頂

完，法本沒有，就只有一個咒語而已」(案例 27) ﹔案例 30表示沒法本根本無從

修起，可是師父告訴她，「他說也不能怪仁波切啊，他一年才來一次，他給你法

本修出問題的話，他救不了你啊」﹔這或許也能說明為何台灣灌頂傳法如此頻

繁，卻都只是結緣式的灌頂。當然這不是單方面的問題，有不少受訪者認為，「有

的仁波切是很有心啦，但是他們有挫敗感啦。 他們覺得啦，既然台灣人只想要

灌頂，只想發財，不想解脫生死，不想好好修行」(案例 30)，那就來個結緣灌頂

就好了﹔「他有心把這個法留在台灣，那來聽課的人，…少之又少」(案例 12) ，

案例 12表示，有些仁波切確實很有心要作好紮根的工作，但面對這種現象也是

很無奈。 

 

小結---回到中心 

上述對於藏傳佛教中心負責人或幹事的個人修法經驗分析，所反應出來的，

其實並不只是傳法者與受法者雙方關係的呈現，也是前述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所

隱藏的現象與問題。而由於這些受訪者都算是藏傳佛教中心的主要推動者，或對

發展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也是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媒介和橋樑；因此，

他們對於藏傳佛教中心的發展與問題，也應當是最能深入了解與期待解決的；對

於有關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情況與問題，對傳法者與受法者兩者的評價等，受

訪的中心負責人皆提出相當中肯的看法。其中從早期即接觸到藏傳佛教的受訪

者，認為台灣之所以會成立這麼多中心，大多數是信徒為了護持自己的上師在台

灣發展，以及為了上師和喇嘛簽證的方便而設，幾乎都是一時的發心，而沒有想

到中心長遠持續發展的問題；當然也不乏有出發點是為名為利的人。但是在初發

心容易，長遠心難得的情怳下，如果沒有一套較完善的規劃，以及上師的用心指

導，會長或負責人的發心護持與推動，則中心若非停滯不前，即形同空殼。而由

於有上師穩定規劃與指導的中心甚少，因此會長或台灣負責人的影響力就更顯重

要。 

至於在有關傳法的問題上，多數負責人認為現在依然是重視傳法灌頂，初入

門的信徒求法的心態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灌頂久了之後，必然會彈性疲乏。

而接觸較久的信徒，也會逐漸發覺不足之處，因此會作進一步的要求；一些較有

心的上師也顧及長遠的發展而調整傳法的方式。因此，已經有些中心逐漸規劃出

整套的傳法教學；但是對於大部分喇嘛的過渡心態，負責人也覺得很無奈， 因

為畢竟他們的根不在這裡；當然也有喇嘛已經取得台灣的居留權，也實際上作了

比較紮根性的發展；然而無論如何，中心依舊各護其主各行其事，即便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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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可能性仍然不高，而究其原因，除了理念上的不同外，經濟與資源的分配

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在談到有關藏傳佛教所重視的傳承﹑加持，以及外傳的喇嘛具神通力的看法

時，所有受訪者都強調傳承是藏傳佛教的特色，絕對是必需的，而且是修行有效

與否的保証。但台灣信徒真正了解其意義的甚少，乃因台灣信徒習慣四處參加傳

法灌頂，且不分教派都受，加上中心密集，很多上師都來，台灣人基本上對各教

派都沒有排斥心，而所受灌頂也幾乎都屬結緣灌頂，真正深入修持者很少，在這

樣的環境下，傳承的實質意義自然也就很小了。至於加持的存在與否，雖然與信

心有關，然而卻是人人所希望獲得的，因此只要有機會自然是不會放棄的，就如

同隨時充電一般。  而喇嘛擁有神通力的傳聞也經常為藏傳佛教蒙上一層神秘的

色彩，但除了少數幾位受訪者肯定其上師具有神通外，大部份均認為過度強調神

通會產生誤導和負作用，但也不否認信徒有這種好奇和憧憬，以及對上師有此期

待的心理。 

事實上，藏傳佛教由於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與漢傳佛教相當不一樣的宗

教特質與弘法方式，這些特質固然吸引信眾的投入和參與，但也因為文化背景的

差異，信徒本身對藏傳佛教的認識不足，以及藏傳佛教在離開西藏本土後所產生

的變化和需要，使得一時之間興起的蓬勃現象下浮現了不少問題。不過問題的出

現正是新興宗教團體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藏傳佛教若要在台灣深入發展，

勢必得面對這些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所幸近年來我們已看到了一些改變，而這

些改變應當是傳法者與受法者良性互動的具體成果吧﹗ 

 


